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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情况，通过对宋朝在广西

沿海和沿边地区设置的钦州、廉州、永平寨、横山寨等博易场的管理和海内外贸易进行论述，认为宋朝

因军事需要，大量向云南地区购买战马，促使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大理买马道”与广西沿海口岸的博

易场互联互通，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在广西口岸带动下形成西南地区开放型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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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唐中叶起，中国海上运输发展迅速，朝贡、漕

运、贸易及战争很多都取海道，中国所造海船往来于

东西航线上，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起来。大食人

伊宾拔都达（ＩｂｎＢａｔｕｔａ）曾记：“去中国者，多乘中国

船。中国船有三种：大者曰 Ｊｕｎｋ；次曰 Ｚａｏ；小者曰

Ｋａｋａｍ。大者张三帆，至十二幅，载水手千人，其中

六百为篙师，四百为兵勇。且有小船三随行，为

Ｈａｌｆ，Ｔｈｉｒｄ，Ｑｕａｒｔｅｒ，兼以示其大小。其船皆制造于

广州、泉州两处。”［１］唐代除了广州和泉州外，还有

交州港（唐代红河入海口，约为今越南海防）是唐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因为今越南在唐代仍

统属中国中央王朝，唐王朝设立了安南都护府，交州

港依然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几与广州齐名。

唐代首创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最初就设置

于广州港和交州港［２］。唐末五代安南（今越南）独

立，宋代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东来蕃舶能够直

航中国东部的广州、泉州、明州及青州等港口，与中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发生联系，交州港在中国海上

交通中的中转和沿海停泊港口的作用逐渐丧失。与

此同时，广西沿海航道经过整治，通行能力大为提

升，广西沿海口岸的钦州、廉州港逐渐取代交州港，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兴的对外贸易港口。宋代海

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兴起，在交通与市场的作用下，

广西博易场口岸①成为西南地区②陆上交通与海上

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外贸口岸，云贵蛮马和土产东

来，蜀锦南下，海外舶来品和香料北上，中原内地纺

织品、手工业品、图书典籍和文化用品等大量聚集形

成以广西为中心的内外贸兼容的贸易市场体系和西

南地区的贸易联动格局，实现了西南地区乃至西南

与内地和海外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发展，促进了经

济互补和对外开放。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五《财计门》
“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钦州博易场”。

②　在此指今云南、贵州、广西地区，宋代云南和贵州西部处于地方性民
族性独立政权大理国统治，广西为两宋王朝的广南西路。



一、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

广西沿海贸易口岸的兴起

　　从地理位置看，广西沿海的钦、廉港口是西南地

区最近、最方便的出海门户，可在宋代以前，广西沿

海的港口几乎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汉晋至唐代，

广州与交州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并驾齐驱，分

庭抗礼，两个港口都靠近广西，东西分置，距钦、廉不

过几百里。而当时广西沿海航道不畅，在广西至广

州的海道上，“钦、廉海中有沙碛，长数百里，在钦境

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沙也，

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碛

乃阔数丈，以通风帆。不然，钦殆不得而水运矣。尝

闻之舶商曰‘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

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３］。正是因为

广西沿海复杂的地理条件限制，沿海地区开发滞后，

难以形成大的海外贸易市场，而交州港又有优越的

区位和良好的港口条件，所以交州港开发较早，发展

较快，故海商或直驱广州贸易，或停泊交州港口，少

至广西钦、廉港，致使广西沿海的钦州港、廉州港长

期遭到冷落，这可能是汉晋时期广西沿海港口长期

得不到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安南独立，

交州港不再是中原王朝对外贸易港口。广西沿海口

岸逐渐超越交州港的地位，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

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网络连接的贸易港口。正如黄纯

艳所说：“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中，除了

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扩展、贸易路线更为便捷、技术

条件更进步等以外，还有一点是应该要充分重视的，

那就是在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及海外贸易繁荣的

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了。”［４］其突出表现

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西海陆贸易口岸的兴起。

历史文献记载广西沿海，“钦江南入海凡七十

二折，南人谓水一折为遥，故有七十二遥之名。七十

二遥中，有水分为二川，其一东西南入交趾海，其一

东南入琼廉海，名曰天分遥”［３］。由此可见，宋代广

南西路的钦州、廉州一带内河入海地区的港湾曲折

弯转，暗礁浅滩密布，有天威遥、天分遥、三合流、象

鼻沙等艰险之处，“海有三险，巨石屹立，鲸波触之，

昼夜震汹，漕运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为风引，遵崖

而行，必瓦碎于三险下”，故“钦人舟楫少至焉”［３］。

故唐代以前几乎不具备海上贸易的港口条件。唐中

叶，西南地区南诏政权（今云南地区）势力强大，频

繁征伐骚扰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严重威胁

唐朝对安南的统治，安南地方势力乘机兴起，极大地

削弱了唐朝南海地区第二大贸易港口交州港的作

用。于是咸通七年（８６６）唐朝派大将军高骈任静海

军节度使，出镇安南，整治安南到广州的江道，同时

疏通广西沿海的海上运输通道，高骈整治南海海道

“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闟治，由

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

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

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５］，于

是钦州“天威遥”海道始通，广西至安南的海路‘自

是舟运无险’。到了宋代，广西沿海的航道经过多

年整治，通行能力大为提高。

安南独立后，交州港衰落，时人开始把注意力转

向广西沿海，对广西海域地理情况认识也大大提高，

广西地区的开发加快，钦州、廉州港湾的交通作用日

益为人们所重视。加之两宋时期广西战略地位加

强，特别是南宋时期，广西所谓的邕管地区，东可达

于南宋统治中心江南，西接盛产战马的大理政权统

治地区（今云南和贵州西部），西南邻于安南，南部

滨于海，可通海外各国。“邕境极广，管溪峒羁縻

州、县、峒数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则南诏也；左江直

正南，其外则安南也。自邕稍东南曰钦州，钦之西南

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

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万

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黎。

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

矣。”［３］邕州背靠宋朝内地，面对大理政权和安南，

有左右江与之相通，与钦州、廉州深港相接，海道畅

通，海运陆路四通八达，使这片沿海、沿边地区凭借

地理区位的优势，逐渐打破自然经济的束缚，成为人

物荟萃，商品齐集，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交织的大市

场，兴起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

钦州博易场等海上贸易口岸。

宋朝广西地区的造船技术大为发展，已经能够

制作远航的大船，广西的大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

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３］，且能

航行到海外国家贸易，“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

某山，舟当转行某方”［３］。钦州所产的舵，甚为著

名，周去非《岭外代答·器用门》专列“舵”条记载，

说钦州舵安装于大型海船上，“蕃舶大如广厦，深涉

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舵”，钦州制

造的船舵不仅当地所造的船使用，而且扬名天下，

“此粂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价十倍

矣”［３］。造船技术的发展促使更多海船通过广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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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开展海上贸易，宁宗开禧三年（１２０７）广西提刑崔

与之上奏说从广西的港口已经“三次搬运铜钱下海

博易番货”［６］，说明宋代广西已经有了官方组织的

较大规模出海贸易。宋朝通过广西的港口进行出海

贸易，使广西的口岸逐渐取代唐交州港，成为外来舶

商贸易口岸，特别是“邕、钦、廉州与交趾接”，在安

南独立后，原来曾经通过交州港与内地贸易的舶商，

也转移到广西口岸进行交易，广西口岸“悉皆博

易”［６］。宋代淳熙年间，周去非曾在广西做过多年

官，他遍访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及其轶事，著

成《岭外代答》一书，书中特别注重与广西有经济、

文化交往和贸易的国家情况，并详细记录了广西沿

海的情况：“自邕稍东南，曰钦州。钦之西南，接境

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

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

万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

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

外矣。”［３］可见，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广西口

岸迅速兴起，有航道与海外诸国相通，海商能够直航

钦、廉港湾，同中国贸易。此时广西口岸承担并取代

了交州港的海上贸易地位，成为宋代南海西部的交

通与外贸枢纽。周去非又在“航海外夷”条记载广

西口岸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贸易路线：“今天下沿海

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

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

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

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

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

者，莫如大食国，其次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

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

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

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

门。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

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

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

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

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婆之半。而三佛齐、

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

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

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幸泊于吾境，犹

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

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３］

周去非所记“航海外夷”是站在广西沿海钦、廉

港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海上贸易路线，这条海路是在

继承唐代航海路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最大

的变化是广西口岸加入，即“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

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

舶”。周去非还特别强调了广西口岸不仅成为宋代

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而且是当时最重要的避风港

口，即“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

为祸不测，幸泊于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国，

则人货俱没”，指在南海航线上，往往遇台风等，商

舶必须到就近港口避风。唐代交州港曾是南海航线

上重要避风港口，但安南独立以后，交州港已经不再

是中国南海上的商舶避风港，如若避风于交州港，乃

“苟泊外国”，可能造成“人货俱没”的重大损失。所

幸广西的港口兴起，商舶避风于广西，“泊于吾境”，

有健全的保甲法保障治安，海内外商人的生命财产

和利益都能得到保障，所以宋代广西口岸与广州、泉

州口岸一起担负起保护南海贸易的重任。

宋代广西口岸的海外联系十分广泛，远至天竺、

大食国、婆、三佛齐等国和地区。天竺为唐宋历史

文献上对印度的统称，大食即为阿拉伯帝国，在波斯

湾，婆在爪哇岛；三佛齐即唐代史书上所说的室利

佛逝国，宋代以后称三佛齐。当时三佛齐强大，控制

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海上贸易最大的转运站，中

国、印度、阿拉伯等国的商品在此集散，凡其以西国

家要往中国贸易必需经过三佛齐，所以大食、婆等

国来中国的航线在马六甲海峡与三佛齐至中国的航

线汇合。广西口岸还与较近的占城、真腊等东南亚

诸国联系紧密，占城、真腊等东南亚诸国都在“交趾

洋之南”，交州港海外贸易式微后，与这些国家松弛

的海上贸易转而至广西钦、廉州进行，“（占城）人采

香为生，国无市肆，地广人稀，多买奴婢。舶舟以人

为货，北抵交趾，南抵真腊”。真腊与占城国为邻，

“北抵占城。最产名香，登流眉所产为绝奇，诸蕃国

香所不及也”。真腊在宋代曾多次向中央王朝入贡

方物，其每每朝贡，也必由海路至广西［３］。故宋代的

广西口岸远者可达印度和波斯湾，近者与今东南亚

地区的婆、三佛齐等国和地区相连，形成连接天竺

与交趾海域，直接到达广西沿海港口的海上交通。

宋代广西口岸除了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航线

外，与安南地区也保持着密切的海陆交通联系。从对

外交通的角度看，广西与安南陆地相接，又隔海相望。

正所谓安南“永安与钦州为境，茶卢与占城为境，苏

州、茂州，皆与邕管为境。其国东西皆大海，东有小江

过海至钦、廉”［３］，广西与安南两地的贸易也为之扩

大，真是“若令交趾货，尽生虞芮田。天意苟如此，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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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谁肯怜”［７］。这条海道连接钦州和廉州港，是因为

廉州距广州和内地更近，起初交人多往，“钦廉皆号极

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

舟，乃更来钦”［３］。从此钦州港独占鳌头，成为广西最

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从钦州至安南的海路只需一

日就可到达安南海岸。《岭外代答》安南条也说：“自

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

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３］

宋代贸易港的区域大致可以分为广南、福建、两

浙３个自成体系的区域，在各区域内，贸易港的数

量、繁荣程度和管理水平都超过前代［４］。广南口岸

体系在宋代以广南东路的广州港和广南西路的钦

州、廉州和邕州的博易场为代表。以往对广南口岸

和海上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其实广西

地区在宋代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海上贸易广南口岸

集中地区，广西口岸的联系甚广，周去非在叙述广西

“海外诸蕃国”时，就以与广西口岸相接的交趾定方

位，说：“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

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

安也；交趾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于是西有

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细兰海中有一大洲，

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

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

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

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

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

也。”［３］细兰，即锡兰，今斯里兰卡。这些大概都是

周去非在广西任职期间所了解到的海外诸国的情

况，涉及地域十分广阔，远至斯里兰卡以西的天竺、

大秦（古罗马帝国，约在地中海一带）、大食。至少

可以说明这些国家的商人贡使或直接地、或通过交

趾、或经其他国家转辗与广西沿海贸易口岸发生了

联系。

二、宋代广西的贸易口岸

———博易场

　　宋代是广西海外贸易发展的里程碑时期。自宋

代开始，广西沿海港口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重

要出海门户。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青州、明州等

重要港口设置了市舶司［２］，这是对沿海口岸海外贸

易管理的专门机构，但宋代广西口岸并未设置市舶

司，而是以边疆地区普遍设置的与少数民族互市交

易的管理机构———博易场。宋神宗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广南西路经略使曾布上言朝廷说：“钦、廉

州宜各创驿安泊交易人，就驿置博易场，委州监押沿

海巡检兼管勾”［６］。由此可见，宋代设置于广西沿

海地区的博易场与广州、泉州等的市舶司职能并不

完全相同。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和青州的市舶司

职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

通远物”［８］，是专门设置于沿海港口，负责掌管海上

贸易及征收海上贸易税。广西的博易场虽然也有管

理海上贸易的功能，但同时兼有海上贸易与陆上贸

易管理和商品集散地的作用。宋代广西博易场主要

有邕州横山寨博易场（今广西田东县）、邕州永平寨

博易场（今广西凭祥市与越南交界近海处）、钦州博

易场（今广西钦州市）［３］。虽然《宋史》《岭外代答》

等文献没有罗列廉州博易场，但《宋会要辑稿》明确

记载宋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广南西路经略使曾布

上言朝廷说：“钦、廉州宜各创驿安泊交易人，就驿

置博易场，委州监押沿海巡检兼管勾”［６］，说明宋代

在广西廉州（今广西合浦县）也设有博易场。宋代

广西的４个博易场，除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在内陆

外，钦州、廉州和邕州永平寨博易场都设于靠海或近

海之地。在职能上，广西的博易场既能管理海上贸

易，又具有陆上交通道路的驿站功能，是海陆交通交

汇地的商品市场，而且专门设置 “沿海巡检”加以管

理，所以，宋代广西博易场具有海陆贸易市场和商品

集散地的功能，各博易场的贸易特征突出。

第一，钦州博易场。在今广西钦州市，当时钦州

博易场设在钦州城外的“江东驿”［３］，具有陆海交通

互通的意义，而主要面向从海路而来的交趾商人和

海外各国商人而设置，海商“所赍乃金、银、铜、钱、

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吾之小商

近贩纸笔米布之属，……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

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３］。钦州博

易场是典型的对外贸易港口市场，它兴起后，迅速取

代了交州，成为海外香料进口的重要口岸，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志香》专门记载钦州的香料，“其出

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

谓之钦香”，著名的“光香，与笺香同品第，出海北及

交趾，亦聚于钦州”［９］。钦州的香料贸易由宋朝官

方主持，并收取数额不菲的税赋，“官为之秤香交

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

也，约货为钱，多为虚数，谓之纲钱。”［３］钦州海上贸

易兴起后，对外面向海外各国，对内其腹地辐射近者

为广西，远者至四川及西南各地。钦州与“川广交

通，货宝杂还，有金银茶马之贡，香矾缯锦之利，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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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富。……南通交趾，结连溪洞”［１０］，钦州博易场的

贸易规模和数量都相当可观，钦州港也成为西南重

要的海外贸易港口。钦州海外贸易兴起，四方商贾，

国内外商旅游客荟萃，故宋代钦州有五民：一曰当地

土人；二曰北人，本是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流落占

籍钦州；三曰俚人，即僚人也，当地少数民族；四曰射

耕人，本为福建移民至此租种当地耕地者；五曰延，

以舟为室，浮海为生，语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３］。

“五民”的出现是广西经济贸易范围扩大，人们到这

里经商贸易，定居开发的结果。

第二，廉州博易场。如上述周去非《岭外代答》

没有专门的廉州博易场条记载，但从相关文献可知

宋朝在设置钦州博易场的同时设置了廉州博易

场［６］。宋代廉州下设合浦县，即今北海市合浦县，位

于北部湾的东北部，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廉之海，

直通交趾”。再往南航行，“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

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３］，可与海外诸国通

航并进行海上贸易。廉州是著名的珍珠产地，“珠，

出合浦海中。有珠池，
!

户投水采蚌取之。岁有丰

耗，多得谓之珠熟”［９］。交趾等海外贸易的珍珠也

常常在廉州与内地商人交易［８］。廉州还是宋代海盐

的重要产地和内销口岸，“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

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

以舟运”［９］。因此在廉州设博易场进行的商品贸

易，凡广西地区“濒海之民，数患交州侵寇，仍前止

许廉州及如洪砦互市”［８］。宋代钦州、廉州成为广

西最重要的海外贸易口岸，文献记载中往往钦、廉并

举为“天涯海角”之地，“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

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钦远于廉，则天崖之名，甚

于海角之可悲矣”［３］。

第三，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在今广西凭祥市境

内，有道路通往交趾和海外，是典型的海陆两道交汇

的贸易口岸。宋代安南独立后，安南与广西间的交

通有陆海两种走法，即海路一道，陆路三道。自安南

“东海路通钦、廉，西出诸蛮，西北通邕州。在邕州

东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桄榔、花

步，渡富良、白藤两江，四程可至。又自寨东南行，过

丹特罗小江，自凉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温润寨则

最远。由钦州渡海，一日至”［１１］。永平寨博易场设

置于广西陆上驿站道路与通往海上交通道路的重要

驿站上，“邕州右江永平寨，与交趾为境，隔一涧耳。

其北有交趾驿，其南有宣和亭，就为博易场。永平知

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

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３］。海外商人或直接到

永平寨博易场与内地商人贸易，或通过交趾商人转

口贸易，甚至安南对宋的朝贡，也“自邕州左江永平

寨入”［３］。可见永平寨博易场设置于宋朝广南西路

与安南的交界处，主要面向陆路而来的交趾商人。

交趾物产丰富，“土产金及银、铜、朱砂、珠贝、犀、

象、翠羽、车渠、诸香及盐、漆、吉贝之属；果惟有甘

橘、香圆、槟榔、扶留藤。新旧县隔一小江，皆出香。

新州故真腊地，侵得之。不能造纸笔，求之省

地”［１１］。在永平寨博易场，交趾商人带来交换的商

品主要是海产品和舶来品，如海盐、各种香料、真珠、

犀牛角和象齿等。交人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换去

中国商人的绫、锦、罗布以及纸笔等文化用品，加之

在钦州博易场，他们从贸易中得到是“纸笔米布”，

可见广西文化用品交易成为双方贸易的一个重要

方面。

第四，邕州横山寨博易场。在今广西田东县，宋

代广西唯一设在相对靠内陆地区的博易场，而且是

宋朝专为向云南进行“大理买马”而设。在邕州横

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

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

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

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

入官场者，什才一二耳。隆兴甲申，滕 子昭为邕

守，有智数，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

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

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

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

市。其有不售，许执覆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

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官吏不敢乞取。

商亦无他靡费。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

皆便之”［３］。这俨然是一个发育较完善，管理有序，

以市马为重点，兼及西南地区各种贸易的市场。邕

州横山寨博易场除了与大理国（宋代云南的地方

性、民族性政权）买马外，云南发展起了通过广西口

岸进行的海外贸易。如云南缺盐，横山寨博易场就

促使云南实现了以马易海盐的贸易，所以宋朝在横

山寨博易场购买大理马时常以海盐充抵马资，专门

规定“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易马，“若盐无

缺失，则使部良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为例”［１２］。又

宋代云南大理国以海贝为货币，当时云南“交易用

贝子，俗呼为叭，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

苗为索”［１３］，而横山寨博易场内“贝子，海傍皆有之，

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１４］。云

南大理时期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有一部分或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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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邕州横山寨博易场的贸易。

上述４个博易场集中在广西西南的沿边和沿海

地区，它们之间的距离，近者六七十公里，远者不过

二三百公里，有便利的交通道路相连。西南地区来

的商人和海外舶商在几个博易场内，辗转贸易，互通

有无，相互联动，形成宋代新的海上贸易口岸体系。

三、广西口岸带动下西南开放型

市场体系的形成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交通时，通过

“航海外夷”与“通道外夷”两条概括地记述了当时

广西对外交通的基本情况。郑天一以周去非的“航

海外夷”条考证，分析认为，若从海外各国航行至广

西口岸，有３条航线可达广西口岸，“一是从三佛齐

出发，至中国之境；一是从婆出发，要稍西北行舟，

过十二子石，与三佛齐至中国航线合；一是从大食出

发，乘小舟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到三佛

齐，再至中国”［１５］。而“通道外夷”则反映了宋代广

西与西南地区（今云南、贵州）交通的基本情况：“中

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

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

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

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

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

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

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

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

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

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

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

蛮，一程至珠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

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

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

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

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

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

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所以谓大理欲以马至

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

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今

马既岁至，亦不必由他道也。”［３］

据上述记载考证，第一路邕州通大理国中

线———自杞道，它由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发足，

向西北至泗城州（今广西凌云县），然后渡南盘江，

经自杞（今贵州兴义市）进入云南境内，再经石城

（今云南曲靖市）、善阐府（今云南昆明市）往西至大

理国中心地区，凡２９程。第二路邕州通大理国北

线———罗殿国道。这条道路也由横山寨出发，往北

行至罗殿国（今贵州安顺市一带），然后进入云南，

凡１９程。第三路邕州通大理国南线———特磨道，它

也是起自横山寨，经安德、那坡，由隘岸（今广西与

云南交界的剥隘镇）至特磨（今云南广南县）道，再

经最宁府（今云南开远市）至大理国的中心地区。

严格地说，“大理买马道”的交通意义并不仅限

于云南与广西之间，它是当时西南交通的主干，由

“大理买马道”向各产马区和市马中转地开拓延伸，

构成了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的交通网络。因为马

的产地虽然在云南，但是必须经过贵州的中转地才

能到达广西的各市买场，所以“大理买马道”的三路

分别经过罗殿、自杞、特磨而往邕州横山寨，人们曾

误认为宋朝所买的大理马都产自罗殿、自杞、特磨地

区［３］。周去非说：“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

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

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３］罗殿、自杞、特磨等地

因交通的关系，成为大理马的中转地，“每岁横山市

马二千余疋，自杞多至一千五百疋，以是国益

富”［１６］。因此，三路均从云南大理国重要的产马区

经过了贵州市马中转地到达广西市马场横山寨。通

过“大理买马道”及其外延作用，构成了宋代西南地

区的对内对外交通网络。

“大理买马道”不仅是云南至邕州各博易场的

道路，而且为西南地区构建起了对外贸易的交通网

络。邕州是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西南地区对内对

外交通的要枢：从云南东南行，取“邕州道”至邕州

后，西南可由永平寨陆路到交趾，与安南地区发生联

系。自邕州南行可下钦州，取道海路，往南航行，与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通达海外诸国，也能够抵达

广州乃至东南沿海各港口。周去非在叙述邕州通大

理国第一道时，特别指出这条道路至大理国并非终

点，从大理国西行５程即蒲甘国（今缅甸），再行可

至西天竺（今印度境内），这实际上是把邕州通大理

国道与云南至天竺达印度洋的道路连接起来，从而

贯通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

接了印度洋与太平洋，成为宋朝和大理国政权对外

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代“大理买马”促进

了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大理买马道”不仅仅是云

南与广西的通道，它也是当时西南地区与海内外联

系的交通命脉，架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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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商品通过宋朝政府的市马活动，在广西博

易场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实现贸易。内地商品的种类

有二：一部分为宋朝政府用以冲抵马资的各种货物；

另一部分为商人专门为西南各民族带来的他们喜爱

的物品，主要有缯、帛、锦、金、银、盐、茶等。例如，北

宋熙宁年间，宋朝制定了凡向大理市马，“以锦、帛、

茶、绢招市”易马［８］的规制。宋廷南渡后，需马孔

急，曾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募人深入大理国招引买

马，他“厚畀之盐彩，使至其国善阐府（今云南昆明

市）求市，大理王许之”［１０］。此后宋朝在广西横山寨

等博易场向大理大规模买马，所付马资常以金银计

价，或以盐、锦、彩、缯折付。每当“群蛮与吾六校博

易等，量于庭下，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

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

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

易。以马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

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３］。淳熙年间，

仅横山寨“山官私岁所市锦率数千疋，他杂彩不胜

计”［１６］。内地商品中纺织品既是宋朝用以折付马资

的主要商品，也是广西博易场内与西南各民族贸易

的最大一类商品。

《文献通考》记载：“干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

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

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

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

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

序》《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

《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疑为瓷）鰕（原注：

疑即饶州浮梁磁器，书‘梁’作‘量’）、琉璃鰕壶及紫

檀、沉香水、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

蛤等药。”［１１］这可视为是大理卖马商人带到横山寨

博易场的一张购物清单，也就是说当大理国的商人

将大量的马赶到横山寨博易场卖给宋朝官府以后，

又在横山寨博易场采购他们急需的各种物品回去。

这张购物清单很有意思，物品可分３类：一为文化典

籍，二为日用器物，三为海产品和各种香料药材。三

大类均是当时大理国需缺的物品，涉及文化、日常生

活和奢侈物品贸易，说明南宋与大理的市马交易，并

不仅仅局限于政权层面，而是涉及到大理国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若以产地来分，也可分３类，第一为

南宋内地所产的文化典籍、瓷器和内地的特产药材，

文化典籍开列清楚，有儒家经典及相关的注疏本，有

历史典籍、字书韵书、医药类书籍乃至大型类书。曾

于南宋淳熙四年（１１７７）春以邕州别驾的身份专程

前往横山寨买马的吴儆也看到大理国的“贾人至横

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

草》《王叔和脉诀》《千金方》等书。国人奉佛甚谨，

贾人有持青纸金书《金刚经》至横山”［１６］。说明尽管

当时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处于割据的大理国政权

统治下，政治上与南宋王朝交往隔绝，但却未能阻隔

当地各民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渴求，他们借

助市马和广西博易场的贸易体系来实现与内地的文

化交流。第二是琉璃器皿、沉香水、蜜陀僧、香料等

海外舶来品。中国古代琉璃器的生产并不发达，琉

璃器大多来自海外，滇黔地区的人民正是借助宋代

广西港口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对

外贸易渠道，获得珍贵的舶来品。第三是无法确定

产地，但从名称分析多为海产品的商品，如香蛤、海

蛤等，这些商品既可能产自海外，也可能产自广西

沿海。

如此，南宋与云南大理国政权在广西市马活动

并非仅限于马的交易，兼及西南地区经济贸易交往

的各个方面。北宋时期创建的市马场，为西南地区

各民族进行商贸活动最重要的场地。南宋时期，北

宋的市马场发展成为在广西沿边和沿海分布的博易

场，经济活动远远超出“大理买马”的范畴，正所谓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３］，所以，各博易场的对内对

外贸易根本无法截然而分。在广西各博易场内，大

理国的贩马商人、巴蜀丝绸蜀锦商贩、广南西路各地

盐商以及中原内地的商人既可通过横山寨博易场辗

转于钦州港，又可通过横山寨博易场勾连于永平寨

博易场，与来自交趾甚至更远地区的海外舶商进行

交换和贸易。海商和交趾商人也来到横山寨等博易

场同内地商贾交易。对内对外贸易既然不能截然而

分，博易场与海港间自然形成相互通连的内外贸大

市场，逐渐发挥出西南区域中心市场的作用，正是

“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３］。

可以说参与这个大市场交易的人、民族、地区和国

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西南地区的贸易体系之中，

广西博易场不仅成为西南的区域中心市场，而且具

有内外贸兼容的开放性特征。

四、结语

　　宋代广西博易场等海上贸易口岸兴起和“大理

买马道”西南交通体系的紧密结合，使西南地区实

现对内贸易与海外贸易同时并举的商贸盛况，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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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人民通过广西口岸的博易场所提供的市场舞

台，进行广泛的经济互补贸易和文化交流，同时进行

海外贸易。因此，宋代设置在广西沿海或沿边地区

的博易场，已不是单纯的市马场，它们发挥着西南地

区内外贸易集散地的作用，带有强烈的对外开放的

特征。广西口岸的博易场在宋代西南地区的对内对

外经济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的地位，其经济联系

面和影响力覆盖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整个西

南地区，波及东南亚地区和海外国家，具备了区域中

心市场的特点，构成了西南地区开放型的内外贸兼

容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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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韧，等：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


